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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物上的 “行走” 都会踩出精神
的印记， 或深或淡， 都是我们生命
的自我形塑。

连： 人类与万物建立起了联
系， 人类才成其为人类， 甚至可以
说， 万物就是人类自身的意义， 或
者是人类自身意义的投射。 凝视万
物， 发现自己与世间万物的关联，
这是人要在这个世界中活下来必然
要做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却很少对
身边的事物投去专注而认真的 “一
眼”。 去看， 去思考， 然后写下来，
这就是物象主义写作。 这也是最符
合人类嵌入到世界方式的一种写作
方式， 可惜的是关于物象的写作在
中小学写作中远未被重视。

李： 现在的小孩课余多在移动
终端冲浪， 接触大量虚拟的东西，
要凝神于具体的物象好像变得很奢
侈， 大量声色光电的刺激使孩子们
不再容易有朴实的注视。

连： 外界的感官诱惑很多， 写
长文对学生来说有相当的技术难
度， 两相比较， 当然会选易弃难。
写写短章， 追寻灵光碎思， 对于学
生来说是符合其心理特征的， 也容
易获得成就感， 会使之逐渐喜欢上
“写” 这样的行为。 有了写作冲动，
结果自然可期。

在 《小王子》 一书里， 我们看
到小王子为他的小小星球上的玫瑰
做了很多事， 他离开他的星球， 看
着夜空， 感受到了爱的疼痛。 不是
因为你爱上了她而为她做很多事，
是因为为她做了很多事， 然后爱上
了她。 写作亦是如此， 写得越多，
可能就会对写作爱得越多。 写一句
话， 然后写一段话， 一段一段地
写， 这是写作的起步。 保尔·德罗
亚说： “你们想知道物类怎么样？
很简单， 你们怎么样， 它们也怎么
样。 或者反过来， 它们怎么样， 你

们也就怎么样。 每个物类都是衡量
人类的尺度。” 人都有关注自己的
热情， 建构一条自己和物之间的通
道， 将关注自己的热情引向关注外
物， 由关注外物进而加深对自我的
理解， 这样自然就能感受到思维的
快乐和尊严。 短章的物象主义写作
正可以建立这样的通道。

李： 哈， 大家都在为虚拟之物
兴奋不已， 我们却来谈对现实中物
象的凝注和抒写。 孩子们的生活越
来越为网络所包围， 批判地对待虚
拟生存非常重要， 一方面要获取网
络对成长的馈赠， 另一方面要警惕
它可能带来的伤害， 特别是对其他
活动的 “挤出效应”。 在电影 《头
号玩家》 中， 男主角获得那个异常
迷人的承载人们救赎希望的元宇宙
“绿洲” 的掌控权时， 果断地决定
每周关闭 “绿洲” 两天， 为的是让
人们好好体验现实的生活。

我们一方面为激增的电子分辨
率欢呼， 透过越来越清晰的像素镜
头看世界， 一方面也要记得我们拥
有像素高达 5.76 亿的能够分辨两
千多种颜色的眼睛， 千万不要 “宝
山空回”。 说到这， 我想到唤醒我
们观看上的本能， 将世界重新映入
眼帘， 应该可以阐发为 “微写作”
的一种基本精神。 “微” 意味着不
“兴师动众”， 信手拈来， 像有一种
自持自守的精神储蓄， 无须过度外
求。 但这不是说微写作不需要训
练， 而是首先唤醒这种感受的意识
更加重要。 过多的电子生存， 加上
功利化生存， 包括教育分数至上带
来的儿童生活的异化等等， 使得人
们对世界基本的感受能力经常性地
闲置、 荒芜。 意识到这种身体可能
出现的荒凉感是有必要的， 只有焦
渴的惊觉， 才会产生寻找隐藏源泉
的动力， 修筑身体的绿洲。 生命感

觉的黯淡还不仅仅是失落的身体的
感觉， 还有人与人之间真正充满个
人气息交往的缺失。 “唱片机” 那
首小诗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 就是
外公的脸庞是亲切温暖的， 是小作
者的手伸出来往岁月深处探及还留
有温度的抚摸的渴望， 是真切的爱
的交流所累积的难以抹消的叫人哭
泣的形象。

连： 虚拟网络和声色光电的诱
惑和刺激当然是强大的， 沉迷于其
中是一种躺平式的沉溺， 是人因缺
乏积极的目标感而产生的消极行
为， 但我们要相信渴望被肯定几乎
是一种人性的本然的需要， 如果能
有一个句子被老师肯定， 就会是一
次激发写作兴趣的机会。 每个人都
可能在某一次短章里展现其语言和
思维的才华， 发现这样的高光时
刻， 让学生看见自己拥有这样的光
彩， 这正是老师的能力和责任所
在。 学生的网络生活如何影响他们
看世界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比
如怎么将网络和现实两种生活更好
地结合。

李： 如何使孩子恢复与世界真
切的联系， 从嘈杂、 刺目、 机械的
环境的流放中回返， 对眼前活生生
的世界重新产生蓬勃的兴趣， 并获
得一种安静而舒缓的童年诗性的给
养， 确实值得教育者深思。 因为对
不少学生来说， 头脑中形成的高频
闪、 强刺激的观看体验的确提高了
对世界景观的期待， 败坏了胃口的
清净， 但当我们批评或是惋惜这些
互联网原住民不再简单陶醉于眼前
的事物时， 是否不公平或是过于笼
统？ 一是这的确是一种命运， 每一
代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生存境况， 二
是如何观看世界还是因人而异， 而
且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时间上， 也
可能有不少对具体事物有所眷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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